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谨以此篇《我生活的故事》

献给敬爱的贝尔博士

是他

教会了聋人说话，

是他

教会了聋人聆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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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我是带着惶恐不安的心情，开始写我生命的历程的。要掀

开像雾般笼罩住我童年的那道帷幕，的确使我疑虑重重。写自

传确实是件难事。由于年月已久，在我整理早期发生在我身上

的一些事情时，我自己也分不清楚哪些是事实，哪些只是我的幻

觉。我以自己的幻想方式描绘着我自己的经历。在残存的记忆

中，有些事情仍然鲜明地在我脑中闪现，但是牢狱般黑暗的日子

所留下的阴影除外。童年的许多欢乐与忧伤早已失去了原有的

滋味，早期教育时期许多颇有意义的事情也在我不断发现的惊

喜中渐渐地被遗忘了。为避免冗长乏味，我将尽力向大家呈现

一系列早年生活中我觉得最有趣而且最重要的情节。

一八八 年六月二十七日，我出生在美国的南部阿拉巴马

州的塔斯甘比亚镇。

凯勒父系祖先卡斯巴 是一个地道的瑞典人，移民定居在美

国的马里兰州。我们的一位祖先是苏黎世城中聋哑人的首位老

师，他写了一本关于聋哑人教育的书 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巧

合。（谁也料想不到他竟然会有一个像我这样又盲又聋又哑的

后人！）虽然说，国王的后代可能会有一个是奴隶，奴隶的后代也

可能成为国王，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我心里也不禁

会大大地感慨一番，命运真是无法预知啊！

凯勒的儿子，在阿拉我的祖父，卡斯巴 巴马州的塔斯甘比

亚镇“买了”大片的土地后，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。据说，祖父每

年都要特地从塔斯甘比亚镇骑马到费城购置家、农场所需的用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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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尔的女儿，

是维吉尼亚殖民地早期的一位官员亚历山大 斯波茨伍德的孙

女，也是罗伯特 李的第二个堂妹

我的父亲亚瑟 凯勒曾是南北战争时的南军上尉，我的

母亲凯蒂 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任妻子，她比父亲小好几岁她的

祖父本杰明 亚当斯和苏珊娜 古德修结婚后，在曼彻斯特的

住了好些年他们的儿子查理 亚当斯出生于曼彻斯特

的 港，之后搬到了阿肯色州的海伦娜。内战爆发时，他

为南部而战，并成为了一名准将。他和露西 海伦 埃弗雷特结

为夫妻（露西 海伦 埃弗雷特与爱德华 埃 埃弗雷特及爱德华

弗雷特 黑尔博士是同族。战后，全家搬迁到了田纳西州的孟菲

斯）。

在我病发失去视觉、听觉以前，我们住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

面，仅有一间正方形的大房子和一间供仆人住的小房子。人们

会在自己的家旁再加盖一间屋子以备急需之用，这是南方的习

俗。南北战争之后，父亲也盖了这样一间屋子。他同我母亲结

婚之后，住进了这个小屋。小屋完全被葡萄、爬藤蔷薇和金银花

给遮盖住了。从园子里看去，它就像是一座凉亭。小门廊也藏

在黄蔷薇和南方天门冬的花丛里，成了蜂雀和蜜蜂的世界。

祖父和祖母所住的老宅，离我们这个蔷薇凉亭不过几步。

由于我们家及周边的树木、篱笆都被漂亮的英国常青藤缠绕着，

所以我们的小屋被称为“常青藤之家”。在这里，旧式的花园成

了我童年时代的天堂。

在我的家庭老师 莎莉文小姐尚未到来之前，我经常独

品。我姑妈留下了一些祖父在赴费城的途中所写的家书，信中

对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都有淋漓尽致的描述

我的祖母凯勒是三刺光鲳城的副官亚历山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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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一人，吮着那清新的芳香，探着那硬邦邦的方形黄杨木树篱，

慢慢地走到庭园里寻找那初开的紫罗兰和 合花。有时候我也

会在心情不好时，独自到这里来寻求慰藉，我总是把发热的脸庞

藏在凉气沁人的树叶和草丛之中，冷却我烦躁不安的心情徜

徉在这花的海洋里，快活地从一处折到另一处，直到突然之间，

碰到了一棵漂亮的葡萄藤，根据它的叶子和花朵的特点，我知道

这就是将花园较远处那座摇摇欲坠的避暑别墅掩盖的那棵葡

萄，那种感觉真是心旷神怡。这里有爬在地上的卷须藤和低垂

的茉莉，还有一种发出甜丝丝气味的叫做蝴蝶荷的 分罕见的

花。因为它那娇嫩的花瓣很像蝴蝶的翅膀，所以名叫蝴蝶荷

但当中最漂亮的还是那些蔷薇花。在北方的花房里，从未见到

我南方家里的这种沁人心脾的爬藤蔷薇。它到处攀爬，一串一

串似结彩般地悬垂在门廊上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芳香，丝毫

没有尘土之气。每天清晨，它们沐浴着朝露，摸上去的感觉是何

等柔软、何等纯洁，使我不由得时常想，上帝御花园里的日光兰，

也不过如此吧！

我生命的开始是简单的，跟其他小生命没什么两样，就像每

个家庭迎接第一个孩子时一样，我的出生给了大家无穷的喜悦。

给家庭里的第一个孩子取名是不容忽视的，因此大家都十分重

视。为了给我取名，大家都绞尽脑汁，你争我吵，每个人都认为

自己想出来的名字才是最有意义的。父亲建议以他最尊敬的祖

坎贝先的名字“米尔德里德 尔”作为我的名字，并拒绝继续讨

论。 埃弗雷特”为我命名。母亲则想用她母亲的娘家姓“海伦

大家决定最终依照母亲的希望用外婆的名字为我命名。接着是

要带我去教堂受洗礼仪式，但兴奋至极的父亲在前往教堂的途

中，竟把这个名字给忘了（他拒绝参与讨论，忘记是再自然不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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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）。当牧师问起我叫什么名字的时候，父亲隐约记得我的名字

是沿用外祖母的名字，一时之间他竟说出了“海伦 亚当斯”这个

名字。

家人告诉我说，我在婴儿时期就表现出了极强的好奇心、倔

强的个性及极强的模仿能力（我常常想模仿他人的一举一动）。

所以，六个月大的时候我就已经能够发出“你好”的声音。特别

吸引每个人的注意的是有一天我竟然清晰地发出“茶！茶！

茶！”的声音。甚至于在我生病后，虽然我忘掉了以前所学的字，

但是对于这个时期学会的一个字却仍然记忆犹新 这个字就

是“水” ）字。到我所有的语言能力都丧失的时候我仍

然坚持发这个音。当我学会拼写这个单词的时候我才停止简称

它为“

家人还告诉我，我刚满周岁时就会走路了。我母亲刚把我

从浴盆中抱起来，放在膝上，突然间，我被在光滑的地板上闪动

的树影吸引了，于是便从母亲的膝上溜了下来，自己摇摇晃晃地

朝那些影子跑去。这一想跑的冲动过后，我很快就跌倒在地，哭

闹着要母亲抱。

好景不长。那个充满知更鸟和百灵鸟的悦耳歌声的春天，

果实丰硕、蔷薇花怒放的夏天，以及那个草黄叶红的秋天匆匆而

过，永远留在了一个对生命充满期望、活泼可爱的孩子的美好记

忆里。在次年沉闷的二月里，疾病来临了并且剥夺了我的视力

和听力，使我又似婴儿般蒙昧无知。医生们诊断的结果是急性

的胃充血以及脑充血，他们认为我已经无药可救了。但一天清

晨，我的高烧突然退了（就如它来时一样突然和神秘）。那天早

上，全家人都沉浸在极大的欢乐之中，包括医生在内没有一个人

知道我将再也见不到光明，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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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今，我仍依稀记得那场病，尤其是在我清醒时烦躁、痛苦

的时候，母亲温柔地抚慰我。我还记得我昏沉沉醒来时的痛苦

和迷惑，眼睛因为干枯炽热、疼痛怕光，必须避开自己以前所喜

爱的阳光，我只得眼朝着墙壁。后来，我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，

日渐模糊不清了。然而除了这些短暂的记忆，如果这些都是记

忆的话，对我而言，这一切就像是一场噩梦般不真实。失去了视

力和听力后，我逐渐地适应着那各寂静的、黑暗的世界，仿佛觉

得它和以前没什么两样。一直到她 我的家庭老师的到来

她解放了我的心灵。虽然 十九个月的光明和声我只拥有过

音，但记忆中宽广的绿色家园、明亮的天空、青翠的草木、五彩缤

纷的鲜花，点点滴滴都铭刻在我的心里，永远也不会被随后而来

的黑暗完全遮挡。只要我们曾经看到过，那天空，和天空下所有

的精彩都是属于我们的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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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

生病后最初几个月的事，我几乎都记不起来了，隐约记得我

常坐在母亲的膝上，或是紧拉母亲的裙摆，跟在忙里忙外的母亲

身后。我用手去摸索各种东西，揣摩各种动作，通过这种方式我

学会了很多东西。不久我便渴望与人交流，于是开始做一些简

单的动作，摇摇头表示“不”，点点头表示“是”，拉着别人向我靠

近表示“来”，推别人表示“去”。当我想吃面包时，我又会有什么

动作呢？这时我就会模仿切面包和涂奶油的动作。当我想要母

亲晚餐为我准备冰激凌时，我会模仿制冰激凌者工作时的样子。

当我想示意别人我冷的时候，我会缩着脖子并做发抖的动作。

母亲也竭尽全力做出各种动作，让我了解她的意思。我总是可

以清楚地知道母亲希望我帮她拿什么东西，并会跑上楼梯或其

他任何一个妈妈所指示的地方。真的感谢母亲，在那漫长的黑

夜里，母亲的慈爱和智慧，让我感到了光明和美好。

我也慢慢地明白了我身边的一些事情。五岁时，我学会了

把刚从洗衣店送回的干净衣服叠好收起来，并能认出哪几件是

自己的。从母亲和姑母的梳洗打扮上，我可以得知她们要外出，

总会求她们带着我去。亲戚朋友来串门，我总被叫去见客人。

他们离开时，我挥手告别，我还依稀记得这种手势所表示的意

义。记得有一次，家里有客人来访，从前门的开合以及一些其他

的声音，我知道了他们的到来。我趁着家人不注意的时候，跑上

楼，准备将自己打扮一番以会宾客。站在镜子前，我有模有样地

像个大人般地打扮起来：往头上抹油，在脸上擦粉，将面纱别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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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发上，让它轻盖在我的脸、轻垂在我的肩上。而后，我又在我

小小的腰上绑了个大大的裙撑，让它在身后摇摆，这裙撑大得几

乎要与我的裙子的边缘相接了。完成一身可笑的打扮后，我便

下楼去帮他们招待客人了。

我已经记不清楚我是何时开始觉察到自己与众不同了，但

我记得这应该是在莎莉文老师到来之前的事。我曾注意到，当

他们要表达某些意思的时候，母亲和我的朋友们都是用嘴巴在

交谈，而不像我一样用手比划着。有时，我会站在两个谈话者之

间，用手触摸他们的嘴唇，可是我仍然无法明白他们的意思，这

使我恼怒不已。于是我拼命地蠕动嘴唇，疯狂地做姿势表达我

的意思，但却无济于事。有时我会大发脾气，又踢又叫，一直到

筋疲力尽为止。

虽然我心里也明白我的无理取闹是不应该的，因为我知道

这会伤着我的保姆艾拉。就像我踢伤艾拉，我知道她很痛，所以

当我气消时，心里就会觉得很愧疚。但是当事情又不顺我意时，

我还是会疯狂地乱踢乱打。

在那个黑暗的童年时代，我有两个朝夕相处的伙伴，一个是

厨师的女 华盛顿，另外一个是一只名皮肤有点黑的玛莎儿

叫贝利的 华盛顿很容易就懂得了我的手塞特种老猎狗。玛莎

势，所以我能够毫不费力地吩咐她做事情。在玛莎面前逞威风

令我很开心，玛莎大概认为与其与我针锋相对，还不如乖乖地听

我的话。我的身体一向结实又好动，性情冲动又不顾后果。我

非常了解自己的个性，总是喜欢我行我素，甚至不惜一切。那个

时期，我跟玛莎在厨房度过了不少时光，我喜欢帮玛莎揉揉生面

团，做做冰激凌，磨磨咖啡豆，或是为了几个点心而争吵不休，不

然就是喂喂挤满在厨房楼梯上的母鸡和火鸡，它们很乖巧，一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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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也不怕人，它们在我手 上吃食，并乖乖让我抚摸。有一天，一

只雄火鸡竟把我手中的番茄给抢走了。也许是受雄火鸡的启

发，不久，我们把厨师刚烤好的蛋糕偷走了，并把它吃得一干二

净。却不料事后我病得一塌糊涂，我琢磨着，不知那只火鸡是否

也受到了同样的惩罚。

珍珠鸡喜欢在偏僻处筑巢，在长长的草丛里去找它们的蛋

是我最爱做的事情之一。当我想要去找蛋时，我虽不能直接说

给玛莎听，但我可以把两手合成圆形，放在地上，示意草丛里有

某种圆形的东西，玛莎总是一看就懂。我们若是有幸能找到了

珍珠鸡巢，我绝不允许玛莎拿着鸡蛋回家，我会用强调的手势告

诉她，要是她拿着蛋，一不小心摔了跤就会把鸡蛋打碎的。

那个时候，清晨或傍晚时分的谷仓、马厩以及乳牛场，都是

我和玛莎快乐的不尽根源。在乳牛场，有时候，挤奶工人也会让

我把手放在牛身上，我也因为好奇而被牛尾狠狠甩了好多次。

圣诞节准备也是一大乐事。虽然我完全不明白过节的意

义，但我喜欢弥漫在屋子里的那股宜人的气味以及那诱人的美

味。我和玛莎总是碍手碍脚的，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的好心

情。家人也会让我们磨香料、挑葡萄干或是舔舔那些搅拌过食

物的调羹。我也会像他人一样把长袜子挂在床头，然而我并不

真正对此感兴趣，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好奇心，不像别的孩子天没

亮就爬起来看看袜子里装进了什么礼物。

华盛顿和我一样也爱搞恶作剧。七月一个酷热玛莎 的午

后，两个小鬼坐在阳台的石阶上，一个是像乌梅一样的玛莎，用

鞋带扎了起来她那绒毛般的头发，一束束的头发看起来就像螺

丝锥长在头上。另一个就是皮肤白皙，有一头长长的金黄色卷发

的我。一个六岁，另一个大约八九岁。小的那个盲童就是我，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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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就是玛莎。我们两个人正忙着剪纸娃娃。但不久我们便厌

倦了这种游戏，于是就把鞋带剪碎，又把身边的忍冬叶子剪掉。

突然，我的注意力转向了玛莎那一头“螺丝锥”似的头发。一开

始，玛莎反对，不肯让我剪，但最后还是屈服在我的坚持下。考虑

到公平，我也回报让她剪我的头发，她抓起剪刀剪掉了我一綹卷

发，要不是母亲及时赶来制止，玛莎很可能把我的头发统统剪光。

我的另一个玩伴就是那只猎狗贝利，它又老又懒惰，宁愿躺

在暖炉旁睡觉，也不愿陪我嬉戏玩耍。它也不够精明，我尽力教

它手语，但是它又笨又懒，根本不懂我在干什么。贝利有时会惊

喜地颤抖着爬起来，然后又完全不动，就似狗盯住小鸟时的通常

行为。我不知道贝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，但我明白它一点

也不理会我的指挥。这使我恼怒不已，我给贝利上的课通常都

因孤掌难鸣而告终。贝利总是会无精打采地爬起来，伸伸懒腰，

嗤之以鼻，然后又在另一边躺下。我觉得自讨没趣，失望地便又

去找玛莎玩了。

许多童年的轶事零碎而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中，使我更加

深切地感觉到那段没有声音、没有目标、没有光明的生活。

有一天，我不小心把水溅到围裙上了，便把围裙张开，放在

起居室壁炉的余火边，想把它烘干，但我觉得不够快，便把裙子

拉近了点，正好放在壁炉上面。突然间，火苗一下子着了起来，

火 我焰环绕着我，我的衣服一下子就烧着了。老奶奶维尼

的保姆，听到我的尖叫声便匆匆赶来帮忙，她用一床毯子把我裹

住，差点儿把我闷死，但火却灭掉了。除了手和头发之外，其余

地方伤得还不算厉害。

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，我发现了钥匙的妙处。有一天早

晨，我玩性大发，便把母亲锁在食品室里。母亲被锁在里边足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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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个小时，因为当时仆人们都在屋外干活。她在里边拼命敲门，

我却坐在走廊前的石阶上，感觉着敲门所引起的振动而欢快地

笑个不停。经过这次恶作剧，父母觉得应尽快请人来管教我，于

是我的家庭教师 莎莉文小姐来了。但我还是本性难改，还

是找机会把她锁在房间里：母亲叫我拿些东西上楼给莎莉文小

姐，我将东西一给她便把房门“砰”的关上且上 锁，将钥匙藏在

客厅的衣柜下。我不愿告诉他们钥匙在哪里，父母没有办法只

得搭了一架梯子让莎莉文小姐从窗户爬出来，当时我得意极了
。

几个月之后，我才把钥匙交出来。

大约在我五岁时，我们从那所爬满蔓藤的房子搬到了一所

更大的新房子。我们家一共有六个人，父亲、母亲、两个异母哥

哥，后来，又加上一个小妹妹，叫米尔德里德。我对父亲最初且

清晰的记忆是，有一次，我穿过一堆堆的报纸，来到父亲的身边。

我发现他独自一个人举着一大张纸把脸都给遮住了。我完全不

知道父亲在干什么，于是便模仿他的样子，也举起一张纸，甚至

戴上了他的眼镜，以为这样就可以知道谜底了。多年以后，我才

弄明白，原来那些纸都是报纸，父亲是报纸的编辑。

父亲仁慈而宽厚，非常热爱这个家庭。除了打猎的季节外，

他很少离开我们。据家人说，他是个好猎人和神枪手。除了家

人外，他的最爱就是狗和猎枪了。他非常好客，几乎有些过分，

没有哪次回家不带回一两个客人的。他特别引以为豪的是他的

那个大花园。家人说，父亲栽种的西瓜和草莓是全村最好的。

他总是把最先成熟的葡萄和最好的草莓给我品尝。他领着我在

果林和葡萄藤中穿梭，爱抚着我，他的欣喜之情也让我快乐不

已。此情此景，至今依然历历在目。

父亲还是讲故事的能手。在我学会了写字之后，他就会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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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学会的字，把他的逸闻趣事，笨拙地写在我的手掌上。而最令

他高兴的事，莫过于听我复述他讲过的那些故事。

一八九六年，我在北方度假，享受着怡人的夏季美景，突然

传来了父亲逝世的消息。他得病时间不长，一阵急性发作之后，

很快就去世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悲痛的滋味，也是我对死亡

的最初认识。

应当怎样来描述我的母亲呢？她是如此的亲近我，反而使

我无从说起她。

一直以来，我都觉得是妹妹的加入让我失去了妈妈的宠爱，

我的心开始不平静起来，满怀嫉妒。她经常坐在母亲的膝上，占

去了母亲的所有时间和关心，似乎把我抛在了一边。后来发生

了一件事，使我觉得不仅是失去母亲的爱的痛苦，而且受了极大

的侮辱。

那时，我有一个心爱的洋娃娃，我把它取名叫“南茜”。它是

我溺爱和脾气发作时无助的牺牲品，浑身被整得一塌糊涂。我

有很多洋娃娃，会说话的，会哭的，会眨眼睛的，但我最喜欢的还

是可怜的南茜。我常把她放在摇篮里，花上一个小时甚至更长

的时间安抚她。不管是对洋娃娃还是小摇篮我都是宠爱有加。

有一天，我发现妹妹正舒舒服服地睡在摇篮里。我一想到她夺

走了所有的母爱，就不禁勃然大怒，愤然冲过去，用力把摇篮推

翻。要不是母亲及时赶来接住，妹妹恐怕会被摔死了。这时我

已又盲又聋，处于双重孤独之中的我，当然无法领略到亲热的语

言和怜爱的行为以及伙伴之间所产生的感情。但后来，当我重

享人类的幸福时，米尔德里德和我之间变得心心相印了，经常手

拉着手心满意足地到处游逛，尽管她看不懂我的手语，我也听不

见她咿咿呀呀的童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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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的愿望

日渐增强。几种简单的手势越来越不能满足我的愿望了。每次

手语无法让别人了解我的意思时，我都要大发脾气。我仿佛觉

得好像有许多无形的手在紧紧地抓着我，我狂乱地努力也无法

将自己从这种感觉当中释放出来。我拼命地挣扎，但也无济于

事。反抗之情似熊熊的烈火在我的胸中燃烧，但我无法用手语

表达出来，只得通过哭闹或是使自己精疲力竭之类的方式来发

泄。母亲若在旁边，我就会一头扑在她怀里，悲痛得甚至连为何

发脾气都给 心思想的交流忘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对表达内

方式的需求越来越强烈，以致每天都要像这样发脾气，有时甚至

每隔一小时就会闹一次。

父母亲忧心忡忡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在我们居住的塔斯甘比

亚镇附近根本没有聋 学校，而且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到如此偏

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。事实上，我的亲戚朋

友都怀疑，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否受到教育。然而母亲的一线希

望来自于狄更斯的《美国札记》。她隐约地记得狄更斯在《美国

札记》一 劳拉，她在郝书中也曾提到过一个又聋又盲的少女

博士的指导下也学有所成。然而，当母亲得知那位发明教育盲

聋人方法的郝博士已经逝世多年后，悲伤极了。他的方法也可

能随他而去了，就算他确有传人，会有人愿意到阿拉巴马州这个

偏远的小镇来教我吗？

六岁时，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大夫，成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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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好了好几个原以为没有希望治好的盲人。父母立即决定带我

去那里治眼睛。

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，至今令我记忆犹新。在火车上

我交了很多朋友。一位妇女送给我一盒贝壳，父亲把这些贝壳

穿孔，让我用线一个一个穿起来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些贝壳

带给了我无限的快乐和满足。列车员也很和蔼可亲，他每次来

检票时，我可以拉着他的衣角。他会让我玩他检票的打孔机，对

于我来说，那是一个很好玩的玩具。我就蜷缩在座位的一角，在

一些零碎的卡片上打些小孔，自得其乐地玩几小时，也不厌倦。

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大娃娃，这个不成形的玩意儿再滑

稽不过了，它没有鼻子、嘴巴、耳朵、眼睛 即使一个孩子的想

像力再丰富，也不会把那玩意儿看作是一张脸。对于我而言，其

他所有的不足都比不上没有眼睛对我的打击大。我愤怒地向所

有人指出这一点，并坚持让每个人想办法，可是最终却没有一个

人能为布娃娃加上眼睛。突然之间，我灵机一动，问题便解决了

我迅速从座位上爬下来，摸索着找到姑母缀着大珠子的披

肩，扯下两颗，指给姑母看，让她把珠子缝在洋娃娃的脸上。姑

母拉起我的手去摸她的眼睛，像是在询问我的用意，我使劲地点

头，珠子被缝在了娃娃的脸上，这让我兴奋不已。但我很快就对

布娃娃失去了兴趣。整个旅途中，我一次脾气也没有发，因为吸

引我的事层出不穷，我的手一直忙个不停。

到了巴尔的摩后，奇泽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但他却

表示无能为力。不过他说我可以接受教育，并建议父亲带我去

咨询一下华盛顿的 贝尔博士，说他也许能给我们提供亚历山大

有关聋哑儿童学校以及师资的资料。依照奇泽姆医生的建议，

我们又立刻动身去华盛顿找贝尔博士。父亲愁肠满腹，疑虑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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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，而对于他的痛苦心情我却毫无觉察，沉浸在来来往往到处旅

行的兴奋快乐之中。那时，虽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，但我一

同贝尔博士接触，就感到了他的温厚和热情。他的温厚和热情

博得了众人的爱戴；他的伟大成就也深受他人的钦佩。他把我

抱在膝上，让我玩弄他的手表。他让手表响起来，让我可以感觉

表的振动。博士懂得我的手势，我立刻喜欢上了他。当时我并

没有想到这次会面将成为我开启生命，从黑暗走向光明，由孤独

到获得友爱，并拥有知识的钥匙 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。

贝尔博士建议父亲写信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校长安纳诺斯

先生，请他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。柏金斯学校是《美国札记》

中郝博士为盲人孜孜不倦工作的地方。父亲立刻发了信。几个

星期后就接到了安纳诺斯先生热情的回信，告诉我们一个大快

教人心的消息 师已经找到了。这是一八八六年夏天的事，

但莎莉文小姐来到我们家时，已经是第二年的三月了。

就这样，我走出了埃及，站在了西奈山的面前。一股灵感穿

遍我的全身，我仿佛看到了无数奇景。这座圣山上发出了这样

的声音“：知识就是爱，就是光明，就是希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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